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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明成化十三年，历史系研究生方应物穿越成了读书人，

这是一个宅男漫不经心做着皇帝的年代，

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年代，

这也是忠奸、正邪、黑白分明的年代。

这是国无大患、垂拱而治的年代，

这也法纪松弛、官风懒散的年代，

这是高压肃杀转为宽松解放的年代，

这也是由俭朴厚重转为奢靡浮华的年代，

青山绿水间，一梦五百年，神奇穿越客的传奇开始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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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不是来种地的！

窗外几声鸡鸣，天色蒙蒙亮了，大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严州府淳安县梓桐乡上花溪村村民方应物从睡梦

中睁开了眼睛。

他木然地躺在床上，很是搞不清楚情况。他本是二十一世纪的孤儿，发奋读书成为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具有明清史专精的硕士高材生，但为何在千岛湖旅游时落了水后，就变成了这位明代成化年间同名同姓

的少年人？

这是带着记忆转世了，还是灵魂夺舍占据了别人的身体？而且方应物脑子里多了无数驳杂零碎的信息片

段，都是原本属于那位明朝少年的。或者说，现在也是属于他的了，毕竟两个时空的方应物已经合二为

一。

翻检记忆，却先想起了他这一世的父亲。姓方讳清之，八年前也就是成化五年考中秀才，但成化七年、

成化十年两次乡试都落第不中。于是他两年前出外游学，至今音讯全无，暂时可视为失踪人口。

继续深入地回忆父亲，方应物不禁瞠目结舌。这位父亲大人居然只比他年长十五岁，今年也才不过三

十！

让自己管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叫爹？方应物觉得很有心理障碍……还好父亲仍在失踪状态中，自己暂时不
必面临这个窘迫局面。

至于自己的母亲，方应物没有具体印象，只晓得是生下自己时难产去世了，很令人唏嘘，隐约间知道她

姓胡，仿佛是同乡其他村庄的人。

父亲这一辈有兄弟二人，父亲虽然成了秀才相公，但叔父仍是务农种田为生。不过当初祖父祖母都去世

后，父亲和叔父并未分家，两房仍旧在同一个院落中。

但父亲大人堪称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典范，经年累月的单身住在县学中攻读学问，
一门心思只求上进。即便以前没有出远门游学的时候，也不经常回家。

所以方应物从幼年时起就在叔父房中蹭吃蹭喝，与父亲却难得见几次面，这样就少不了遭上叔父婶娘几

句“白吃白喝”的抱怨和牢骚。寄人篱下，大抵如此，其中辛酸不足与外人道也。

想到这里，前世生性有几许傲气的高材生方应物心里很不舒服，也懒得继续挖掘记忆了，便起身下床出

屋转了一圈。

入眼见院墙只是一道篱笆，而房子由黄泥土墙砌成，厚厚的茅草就是房顶。在这个位于半山坡的村落

里，几十户人家房子大都是如此样式的，能用砖瓦的绝对称得上山村里的大户人家了。

自家院内建有东西厢房，西厢房是叔父一家的，东厢房是他们长房的，如今只有他一人居住。

方应物叹口气后，重新进了东厢房屋内，又见屋内只有三大件——摇摇欲坠的木床、掉漆的木柜、落了
一层土的木桌，至于凳子则失踪了。瞧这些家什的年头，方应物怀疑都是十几年前父亲成亲时打造的。

这样的生活条件，真是情何以堪……方应物再一次长长叹息。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房中，这不是家徒四壁
也差不多了，如果说可能还有什么家当，那就只会在那掉漆的柜子里。

想到这里，方应物便翻开柜子，里面除去几件粗布衣服，倒是发现了几本书，最有意思的是书里居然夹

着一张纸笺。

展开看后，原来这纸笺是他父亲出远门游学前留笔的，上面写道：“盖因吾儿年岁渐长，已明事理，家
中长房事务皆由吾儿代行之，事后与闻即可。盼诸亲帮衬一二，以此为信。”

方应物不禁摇摇头，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拍拍屁股说走就走了，留这么一张纸笺有何用处？他只



不过是个十五岁少年，让他代理长房事务，能干什么？再说长房现在根本也没什么事务可以代理的。

正在腹诽时，听到屋外有人叫道：“大哥！去社学否？”

这声音应该是叔父家那个堂弟方应元的，年纪比他小两岁，大概是来叫他一起去上学。方应物放下心事

应了一声，便随同堂弟走了，这仿佛是一种本能。

山区地狭，不利于大村落聚居，多是零散小村落和田地在平缓地方见缝插针地分布着。山间有条河流，

名字叫做花溪，属于浙江西部新安江的小支流，所以就有了上花溪村、中花溪村、下花溪村的名字。

其实三个村子相邻很近，只是碍于地势隔离不能聚在一起而已。方应物堂兄弟要去的社学位于中花溪

村，用了一处没落神庙作为社学屋舍。

从八岁起，方应物便在这里读书识字习文。七年间背过百家姓千字文，读过四书五经，还学过对偶比兴

什么的，八股文也摹写过几篇。

这社学属于官府倡办，但平常也要靠学生束脩和大户善款维持，听说去年的头号赞助人就是中花溪村王

德王大户家。王大户有两项之最，他是花溪两岸这些穷村落里最富有的人，同时花溪两岸最出名的美人

也生在他家。

想到王大户家，不知为何方应物脑子有些隐隐发痛，仿佛极其不愿意回忆似的。还没等方应物挖掘出什

么门道，他们已经走到了社学门前。

正要迈步进去，忽然有社学杂役伸手拦住了方应物，带着几许无奈道：“馆中塾师发了话，从今日起，
你不必来了。”

方应物微微一愣，疑惑地问道：“这是为何？”

杂役解释道：“现已四月，你今年束脩迟迟未曾送到，也没有向先生求情过。先生说此乃无礼，礼绝便
恩断，所以你不能入内听讲了。”

虽然方应物被拦住了，但方应元却畅行无阻地进了学堂。见此方应物暗暗想道，束脩就是学费，他和堂

弟两人的束脩一直是由叔父负责送的，难道今年叔父送束脩只送了堂弟那份，却将自己那份漏掉了？

做便做了，还不明说，一直等到今天自己被拦下才知晓，这可真是厚此薄彼、断人前程的背后小动作！

方应物忽然感到一阵窝火，须知在当今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能读书便绝了上进之途，此
后只能回家种田，有本钱的也可以经商。对于他这个曾经的高材生而言，当然是不愿意的。

在社学这里大吵大闹没有用处，方应物扭头就原路返回，去找叔父理论。不多时，他循着记忆又返回了

上花溪村。

在自家宅院外面看到门口闪出个二十七八岁的强壮男子，粗布褐衣，头顶遮阳的斗笠，脸面粗糙，显然

是终年农事风吹日晒的原因。对于此人，方应物脑中自然而然地闪出相关信息，姓名：方清田，职业：

农夫，称呼：叔父……

叔父手持农具在院子门口，看样子正准备下田去，方应物迎上去问道：“叔父断了小侄那份束脩之礼，
为何不曾与小侄明说？叫小侄好一阵不明所以。”

方清田早有准备，当即答道：“此事是我忘了与你说，今日想起时，你已经去了社学。眼看你渐渐长大
成人，读书也没甚出息，理当为家里分忧，所以从今日起，便与我一齐下田罢！”

真要让自己当农民去种田？或者说要逼迫自己下田当苦劳力？方应物顾不得继续质疑叔父阻止自己上学

却还送自家儿子过去的小心思，先吃了一惊，仿佛听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前世他作为靠着成绩混迹于校园的优等生，虽因孤儿身份不至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也具有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优良传统。

面朝水田背朝天的田园劳动？抱歉，只在电视上看见过，但从来不是他现实生活中的选项。

说起来方家共有八亩田地，都是祖传的家业。如今长房方清之、二房方清田两兄弟没有分家，故而也就

没有详细地划分产权，只算是两家共有。

长房方清之一直在县学吃皇粮暂时不用靠田地糊口，但二房一家三口加上方应物一共四口人，生活基本

都指望这八亩地，外加若干养蚕收入，日子很紧巴巴。

眼看着大侄子成年，方清田便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南方水田比不得北方，需要精耕细作，八亩地须
得用两个劳力。过去是他们夫妇二人下田，而今年他将主意打到了大侄子身上。

这大侄子方应物年纪渐长，越大越能吃，还用得着读什么书？他已经可以充当一个劳力了。如果方应物

开始卖两把子力气种田，便不用他那口子浑家下田务农，就能彻底解放出来去养蚕缫丝，多赚点钱财，

还能省下一笔束脩，堪称两全其美。

在极其不情不愿中，方应物被叔父强行硬扯着下了山坡，来到山脚下一方水田边上，田里有的地方已经

插好了几排苗。

这时叔父又塞给他一把秧苗，不耐烦地督促道：“农时很紧，你先在这里插秧，我去另一处田地去。”方
家的八亩地并没有成片集中在一起，分成了两股。

“那我……”不想斯文扫地的方应物很不服气。

方清田仿佛知道侄子要说什么，双眼一瞪，将他的话堵了回去，半是责骂半是威胁道：“你这偷懒鬼白
歇了多少年，再偷懒连晚间的饭也没有了！”

四月份堪称是本县农家最忙的时候，月初要收割春花田并种稻谷，月末要插秧。在以农为纲、并真会饿

死人的时代，没有什么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了。

有的时候，知县甚至以不能耽误百姓农时为理由，四月份拒绝受理一切百姓的诉讼请求，这叫做息讼

期。

方应物呆呆地站在水田边上，手里还攥着一把秧苗，明媚的四月阳光将水面照的波光粼粼，影影绰绰映

出了他俊秀的身影。但如今他的身份可不再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高材生，而是大明朝第二等的高级公

民。

不错，按照士、农、工、商、军、匠、灶、贱的排列顺序，农民当然就是位居第二、公文纸面上极受重

视的高等公民，如果这年头有公民这个概念的话。

如果没记错的话，叔父要求他今日完成半亩地的工作量，这是很繁重的劳动。方应物惶恐地擦了擦汗，

第一次感到四月份的阳光是如此暴烈。

半亩地说起来轻飘飘的，似乎并不大，但可能要天天半亩直到农时结束。而且插秧这种农活很苦很累，

会把腰折断，也会把脚泡烂，水里还会有蚂蟥……方应物怎么能忍得了这些？

想至此，方应物举起紧紧攥着秧苗的拳头，忍不住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我不是来种地的！”

这一幕被写入了《明史·方应物传》——应物少年时，尝立于田边慨曰：吾志岂在阡陌之间？

不过在此时，只有几位路过的乡邻恰好听到了方应物的不肯向命运屈服的强音，便一齐笑道：“秋哥儿
发什么呓语，不想种田还能作甚？除非效仿你的父亲，也考上个秀才，但那可比种田还难！”



秋哥儿是方应物的小名，大概是生于秋季的原因，所以从小就有个秋哥儿的小名。随后又有个人调笑

道：“你若与邻村王大户家的小娘子成了亲，到时少不得吃香喝辣，还用和我们一样当泥腿子么？可
惜，可惜啊。”

可惜什么？与王家小娘子？刚想到这个名字，方应物的头又痛起来，还是那个潜意识作怪。



第二章  坑儿子的爹

放下忆苦思甜的小小情怀，方应物面对几个笑话他偷懒的乡邻，只是不屑地撇撇嘴。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暗中嘀咕了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他皱眉看了看水田以及泥浆，还是不能下决心，便随手把秧苗扔进筐子中，准备再做计较。

“方家公子，小老儿在此问安了。”忽然身后有人说话，方应物转过头去，却见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明
显和庄稼人不同，虽然也是短衣，但下摆长两寸，袖子宽两分，而且干净整洁，不像一般村夫那样。

随即方应物想起来了，此人应该认识，似乎是那邻村王大户家的老仆。不过这老头的话让方应物哭笑不

得，若非语气中没听出什么恶意，简直就要以为是反讽了。

方家公子？方应物不由自主地低头看看自己这一身土掉渣的穿着，除了可以吃遍天下软饭的小白脸外，

哪点像公子了？

虽然方应物对农夫身份没有认同感，也一直不觉得自己等同于村夫，但就现在这模样，也没脸说自己是

公子。

“老人家有何贵干？”方应物问道。

那老头恭敬地邀请道：“我家小姐在那边，有请方家公子过去晤面。”周边还没走远的乡邻听到这话，善
意地哄笑一声，纷纷离开了。

这便是众人口中那位王大户家的小娘子？方应物刚想到这里，脑子又疼起来，仿佛有股潜意识拼命地阻

止自己挖掘记忆，而且还带有浓浓的耻辱感。

方应物狠狠拍了拍额头，对此十分纳罕。真想去问自己的前身一句，这位大小姐到底是把你怎么样了

啊？

王家老仆在前面带路，领着方应物转过一道斜坡，果然看到有个高挑身形的窈窕女子立在树荫底下，桃

红纱衫，杏黄百褶裙，与郁郁葱葱的绿茵搭配起来赏心悦目。

再走近些，见得这小娘子十五六岁年纪，白净皮肤，瓜子面庞，薄施脂粉，樱桃点唇，大大的眼睛，两

颗红宝石耳坠迎风微微晃动。

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祸水，但也有七八分的颜色，方应物在心里喝了一声彩。山野乡村之中，多是不修

边幅的劳动人民，能见到这样异于常人的美貌小娘子殊为难得，正所谓秀色可餐，养眼得很。

其实方应物不知道，在别人心目中，他这十指不沾泥的小白脸样貌也是属于村中的“非主流”。所以他在
田边踯躅不去，乡邻们看到了只是报以善意的笑话，没有大加批评议论，当然也有他父亲是附近乡村唯

一秀才相公的原因。

那小娘子瞧见方应物目光不离自己，心里暗暗得意。等方应物快到身前时，她连忙蹙眉起柳叶眉，堆起

一脸的忧愁苦涩。

方应物正想着怎么见礼和称呼时，王家小娘子却很不矜持地抢先说道：“秋哥！事情不妙了，奴家父亲
死活也不同意你我事情。奴家伤心得很，因而实在没别的法子，还请秋哥谅解奴家心中之苦。”

我擦！方应物心里说不出的古怪。虽然脑海中潜意识拼命阻止自己去回想有关王家小娘子的事情，但从

她这口气看，彼此之间貌似是很熟识的，过去至少有点勾搭的，那么眼下则……

当即他又忍不住狠狠吐槽了几句自己穿越第一天的开局——已经有父亲失踪，母亲早亡，被学校开除，
被叔父欺压折磨等情节了。就这还不够玄幻，非要加上一个退婚或者分手才可以吗？这便是艺术来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吗？



算了，强扭的瓜不甜，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最瞧不起为这点破事哭天抢地恨天怨地的人了。方应物淡

定了一下，拱拱手行礼，很程序化地说：“往昔历历在目，若有缘无分，惟愿别后珍重！”

王家小娘子却脸色大变，当即柳眉倒竖，气势陡然拔高了十丈之高，毫不淑女地娇叱道：“方应物！你
想薄情寡义么，这就是你的想法？”

方应物愕然望着她，不知她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到底是什么心思。难道自己遇到了那种传说中的极品女

人，一面甩了自己一面还想让自己念念不忘痛苦不已，并以此来满足她卑鄙的虚荣心？

王家小娘子没有让方应物继续猜下去，直抒心意道：“奴家父亲不同意奴家嫁过去，那么你入赘到我家
来有何不好？不过是个名头而已，少不了你一块肉，莫非就如此之难么？”

什么？入赘？这怎么可以！方应物感到脑海中记忆的阀门打开了，种种相关信息如同潮水涌了出来。

原来这邻村的王大户，和方应物的父亲方清之自幼也是相识的，关系尚可，都在中花溪村社学里读过

书，算是小同窗。

不过王大户没读出什么成就来，方清之却撞大运中了秀才，一步从农家跨入了士子阶层。所以王大户当

时就有了点攀亲的意思，何况王家小娘子和方家小哥儿都是相貌出色到十里八乡罕有的，被好事者誉为

金童玉女。

但方清之一心死读书，满脑子求功名，所以不管家事，也不会利用士人身份经营，空顶着秀才相公的名

头，眼看两次乡试落第后还是个穷酸，况且最近又失踪了两年多。

因而王大户结亲的心思就淡了下来，此时已经不太看得上方家了。他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须得慎之

又慎，怎么肯随便许人？便想要再扩大一下选婿范围，去其他乡里找些门当户对的富足人家。

不过虽然王大户从门户角度看不上方家，可王家小娘子却认准了秋哥。秋哥的温文尔雅，秋哥的俊逸潇

洒，在一干乡村粗陋人物中实在显得鹤立鸡群、格外出众，附近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些都是她从小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也实在不敢想象自己接受别的鄙俗之人做自己的夫君。

父女闹过几场后，奇思妙想的王家小娘子便拿出个“两全其美”的折中主意，那就是让方应物入赘王家。

对此王大户就没意见了，甚至还有点赞同。他没有儿子，若能找个方应物这样有着优秀基因的上门女婿

当然很好，再好不过，于是便默认了女儿想法。

给别人当赘婿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以前的方应物听到这个要求后深感耻辱，当然誓死不从！

而现在的方应物，如果能不死一样不从！当即驳斥道：“你这样迫人入赘，与逼良为娼有何区别？简直
异想天开，绝没有道理，不要想我会答应！”

王小娘子却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握般地笑吟吟道：“别忘了你父亲欠我王家三十两银子，抓你卖身到
我家抵债都是可以的！若还不肯答应，今后有你的苦头吃！”

什么？方应物又一次大吃一惊。方才他还有点疑问，王大户家凭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现在则解开了谜

团。

原来当初方清之出门游学时，曾找王大户借了三十两银子作为盘缠，于是便给方应物留下了祸根。须知

父债子偿天公地道，只要王家使力气，让方应物卖身还债也不是不可以，即便告了官法律上也是能认可

的，全看王家想不想了。

故而王大户和王家小娘子逼着秋哥儿入赘，简直理直气壮、简直势在必得！可是当初的方应物依旧誓死

不从！

不过这种被逼入赘的耻辱感，深深地刻在了从前那个方应物的心中，直到现在还有拼命阻止的潜意识。



一晃便僵持到如今了，记起前因后果，现在这个方应物苦恼地长长叹口气。别人都是儿子坑爹，偏偏他

家是爹坑儿啊！

赘婿能去做么？不能！他也有野望，他也有跃跃欲试的功名之心，来到了大明朝，不往科场上走一遭试

试运气，岂不是白来了？

在这世间观念里，赘婿是见人低一等的，常和倡优皂隶并论。他不知道赘婿有没有资格考科举混官府，

但他知道如果有人以此说事，干掉他是十拿九稳的，没有人会为此袒护他。

却说方应物思来想去，脸色不好看。王小娘子偷觑到秋哥那黑得不能再黑的脸色，便明白她今天大概又

白来了，又没有“说服”秋哥。

小娘子不由得气恼道：“我王家对你如此厚道，三十两银子绝非小数目，说不要就不要了，但你这人怎
的一些儿良心也无？”

欠债气短，方应物讪讪解释道：“这不是良心不良心的问题，而且这银子我会想法子……”

王小娘子可不想听他说还钱，连忙抢过话头：“不过是入赘而已，莫非奴家如此不堪入目，比杀了你还
难受么？莫非定要叫你卖身还债才好么，你就这么想当家奴？”

美人轻嗔薄怒是格外动人的风景线，方应物心神动摇了一下，赶紧又谨守心房，提出了一个自己从王小

娘子话里找到的漏洞：“你方才说有我苦头吃的？莫非今日这些古怪，都是你的手笔？”

王小娘子赌气承认道：“不错，你就要众叛亲离了！请好自为之，回头是岸！奴家再给秋哥你一个月时
间仔细考虑！”说罢，扭转杨柳样儿的小腰肢，高高的昂起头离开了。

社学和叔父那里都是她指使的？真是狗大户啊……方应物望着娇俏的背影喃喃自语。

社学得到的善款里，王大户可是捐献了大头的，他家想要串通塾师、叔父两方阻绝自己读书，那真是轻

而易举的。叔父不给束脩只是一个幌子而已，社学难道真能急眼到缺了这一份束脩么。

至于叔父这边的各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心思，他也猜到了七七八八，其中龌龊不足细表也。一些事情，或

许以前叔父还在犹豫不决，但在王家的引诱和支持下就敢做了！

其实以方应物看惯历史素材的大眼光，王家才百亩水田、千株桑树，放眼大明朝哪里够得上大户标准？

但在这户均不过几亩地的花溪两岸山村里，拥有百亩田地足够称得上是大户人家了，也足够做一些普通

村民做不到的事情。

随后方应物又感慨道，山乡僻野虽不用像城市深宅大院那般拘束礼教，但这王家小娘子也太刁太辣了。

别人穷困潦倒时遇到的都是退婚，怎的他就遇到个不依不饶逼婚的？真是情何以堪哪。

虽然王小娘子今天走人了，但这些麻烦远未结束，她已经放出了一个月的话，那自己又路在何方？

三十两银子债务，至少相当于这里二十亩地的收成，方应物愁眉苦脸，一时半会的哪里能还得起？还不

上债务，就永远无法挺直腰板面对王小娘子的逼婚。若彻底闹翻了脸，说不得真会把自己抓去当家奴抵

债，那可就彻底完了。

想到这里，方应物打个冷战，又一次抱怨起失踪两年多的父亲，真是坑死儿子的爹！



第三章  寄人篱下

如果生性平淡喜静，只图衣食无忧、平平安安地度过这辈子，那么入赘只有独女的王大户家、守着美貌

娘子、在这僻静的花溪两岸逍遥自在，倒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方应物很想去看看，故而他是绝不愿将自己拘束于这山村中的。一旦入赘，不仅

社会地位剧降，而且也失去了自由身。

此时方应物身处郁郁葱葱的半山坡上，眺望远方连绵林立的青翠山峰，自信地笑了笑。投胎到偏僻山区

的小县里，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人才竞争激烈程度低，容易出头，他的底气就在这里。

其实对于淳安县的人才特别是科举人才竞争问题，方应物彻底判断错了……他虽然是历史专业，但相对
仍是比较宏观的，不可能对浩如烟海的所有地方史志都了然于胸。不过一个人有希望不是坏事，总比绝

望好。

闲话不提，却说方应物打发走了王家小娘子，又回到水田边，心里仍在思考自己的前程问题。忽的耳边

却响起一声大喝，打断了他的思路，“小泼才！半日没有看着，果然在这里偷懒！”

方应物顺着声音望去，却是神情极其不善的叔父。正当他愣神时，叔父已经怒气冲冲地走到了面前，挥

舞着蒲扇大的巴掌，口水几乎要喷到了脸上。

“大少爷吃白饭吃不够么，别是投胎没眼力投错了人家！地里活计忙得很，你还有心思东游西荡偷懒耍
滑！”

方应物愕然望着叔父，这才多大的事情，他老人家至于发这么大火么？

话说方清田小算盘打得很响。首先，如果不事生产的侄子去了王家当赘婿，他就少了一大负担，并且二

房能够彻底独占八亩田地了。

其次，如果侄子拗着性子不肯答应王家，那他已经被断了读书路子，就得下地干活，家里算是多了一个

近乎免费的劳动力，只用管几口饭便可。

可今天才是插秧第一天，方清田就看到侄子在田边故意偷懒耽误农时，连点水都没沾上，顿时感到小算

盘受挫、火上心头了。

侄子磨洋工，损失的可都是自己的！想到这些，方清田嘴里又不依不饶地责骂道：“你这吃白食的讨债
鬼，还在这里装死！”

泥人也有三分火性，更何况性格颇有几分清高傲气的方应物。他这叔父才刚刚见过两面便骂了他数次，

平时如何也可想而知。

当即他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叔父说话放尊重些，仔细算起账来，谁欠谁的债还不好说。小侄算来
算去，非但不是吃白食，只怕叔父还要倒找小侄几石米！”

方清田见侄子胆敢没有尊卑上下地还嘴，勃然大怒。旁边几个也要去下田的乡邻见到叔侄在这里对峙，

便围上来劝道：“有理讲理，休要伤了亲戚和气！”

也有人说：“小哥儿，你叔父骂你几句，算得了什么，且忍过罢。你岁数也不小了，不可偷懒好闲惹家
中长辈生气。”

看着人多，估摸着叔父不敢动手，方应物冷笑几声道：“乡亲们都在这里，小辈我要讲一讲理。这八亩
田乃是祖父传下，两房从未分割过，算得上是公产。细论起来，田中所出，理当一家一半是也不是？”

“合该如此，不过你家素来是二房清田老兄种地的，哪有平分的道理。”有人议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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